
张伟东

我将飞雨系成一束花
托春风捎给海边的流霞
去拥抱远处归来的朵朵浪花
把江南的流水融化

雨后的夜晚
没有奇迹可能发生
畅想的火花
在回望的旅途上
点燃了漫延的思绪

少年的心愿
尘封在日记里
在昼夜的嬗变里 不眠
老年的心愿
迷惘了许多往事
经过风雨千番 却安然

梦在清晨衰老
在落雨的窗前 碎成心瓣
人在路上心在路上
世界不会停下了等你
激情永远是工作和生活的动力

用心爱一个人吧
她会使你一生美丽
七月的飞雨
来自星星的你
说些入心的话吧
用那甜言蜜语
将我融化

司马懿
为何越来越受追捧？

关振学

屈指算来， 我进矿当工人已整整 38 年了，时
光荏苒，一切都恍如昨天，那些曾感动我的故事，
就如同电影里的镜头，时常会在我的脑海闪现，定
格成难忘的画面。

刚学徒时，一次到单位机关食堂处理电气故障，
忙完工作已经是中午，几位师傅就在食堂用餐，每人
交了二两粮票和两角钱， 不知谁说了一句 : 小关是
徒工就免了吧，那次我享受了一顿免费的午餐，虽然
至今不知道是谁为我垫付的， 但从那时起我就爱上
了这个温暖的集体。 头发长了， 杨哥就主动给我理

发，自行车骑坏了，于师傅就放弃午间休息给我修好，
家里偶遇困难，我就从班组互助会借钱救急。

生活上的点滴帮助，工作中的悉心照顾，班组成
为我可以依附的靠山和安全的港湾。 一次跟师傅到
山下变电站进行清扫作业，我习惯地拉下闸刀，就要
去盘后清扫，只听师傅大喝一声 : 验电了么？我说闸
刀已经停了，师傅说 : 那也不行，如果有的开关因损
坏而处于接通状态，后果不堪设想啊！师傅狠狠地训
斥我之后， 又语重心长地说 : 干咱们这行千万不能
有一丁点麻痹思想，我要对你和你的父母负责啊！一
席话说得我低下了头，从此不敢有丝毫大意。

那时， 我们都是骑着自行车奔波于矿山各个维
修站点。 一年盛夏，天气异常闷热，我跟石师傅到 3

号深井泵站检修，回来骑到一片瓜地时，石师傅从自
行车上跳下来，招呼我说 : 大热的天，来尝尝瓜吧，
我请客。 坐在树荫下，品尝那香瓜可真甜啊。 多少年
过去了， 石师傅因病去世也已多年， 但他慈祥的笑
容，我至今还记忆犹新。记吃不记打，别人给我的好，
一生都很难忘怀。

那些年，班组年底评选先进的名单，最后都是由
我这个班组工会小组长报到车间。记得有一年，班里
有三个先进名额，通过投票评选，我也在其中，在去
车间送报表的路上，我把自己的名字勾掉，填上工作
肯干但心直口快爱得罪人的王师傅的名字。后来，工
会主席半开玩笑地对我说 : 还是你贼啊， 车间还有
一个先进名额，就是你了。 我心里涌起了一股暖流。

我和郭明义在同一个矿山工作， 是非常熟悉的
朋友。 记得有一年盛夏，我们在山上敷设洒水管线，
个个都忙得汗流浃背， 只见老郭提着一袋冰果招呼
着大家，后来得知这是老郭自掏腰包购买的。双休日
下夜班时，我总能看见老郭，还是那身工作服，他嘱
咐我下夜班注意休息，然后朝着采场大踏步走去，老
郭的奉献精神令人佩服。

岁月沧桑，记忆难忘。 工厂，不仅仅是做工和养
家糊口的地方， 也是锤炼意志品质和感受人生真善
美的大课堂。

作者关振学,男,出生于 1962 年，曾做过装卸工、
修路工、电工，现为鞍钢矿业集团设备检修协力中心
检修工。

生活里所受的委屈，消化了就是成长的动力，消化不了就会变成脾气。 赵春青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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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是品质大课堂

张燕峰

爸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学生， 骨子里有点
也许是那个时代文人洒脱浪漫的气质， 尽管物质
匮乏， 但仍能在贫瘠之中把每一个日子都过得活
色生香。

爸嗜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凡我在处，
必有书”，“可以一月无肉， 不可一日无书”。 确实如
此，爸无论干什么都手捧着一本书，吃饭的时候，走
路的时候，就连上厕所的时候，也要读书。

爸读书特别专注。 有一次，妈喊他吃饭，连喊三
声，他纹丝不动。妈生气了，冲过去一把夺过书，从窗
口扔到院子里。当时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爸像豹子
一样窜到院子里， 把书救了回来， 又是用毛巾擦泥
水，又是不停地用手捋展。 做完这些，一向好脾气的
爸第一次对妈怒目而视。

爸还嗜酒。那时工资不高，还要按月汇钱给爷爷
奶奶，但他坚持嗜酒。 每次喝酒只小半杯，也没有什
么下酒菜，可他照样喝得兴味盎然。当爸的同事们笑
话他没有下酒菜还喝什么酒的时候， 爸非但没有一
丝难堪， 相反， 还振振有词：“岂不闻以书下酒的佳
话？ ”确实，爸边看书，边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酒，在
酒精的作用下，爸的脸上飞上了两朵红云，那双明亮
的眼睛依旧灼灼有神，有时候会歪着头微微一笑，有
时候竟然击节赞叹，大声叫好！

每逢这时， 妈总会假嗔实怜地嘟囔一声 “神经
病！”可爸似乎没有听见，如果某一天恰好听见，爸也
不以为忤，只会哈哈大笑，最后说一句“以书下酒的
乐趣，你这样的俗人怎能领略？ ”

邻村里有爸的一个李姓同学， 李叔也是高雅之
士，经常与爸诗文唱和，而我刚刚学会骑自行车，就
在两个村庄之间穿梭往来，替他们传递书信。一个秋
日午后， 连着下了几天绵绵秋雨之后， 天终于放晴

了。爸爸放下了手中的书，走到院子里，极目远眺。天
空湛蓝，像一块蓝盈盈的巨大宝石，洁白云朵就像棉
花一样，在空中悠闲自得地飘游。 爸仰天大笑，然后
返回屋里，取出笔墨纸砚，即兴在信纸上写了什么，
然后折叠好交给我。

当我把这封信交给李叔的时候， 李叔也高兴地
哈哈大笑， 他兴致勃勃地指着天边的云朵对我说：
“告诉你爸，他送给我这些云朵我收下了。 这是我这
些年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

多年之后，我读到“以书下酒，以云赠人”这样
的句子， 脑海里一下子浮现出爸年轻时的一幕幕
往事。 正是因为对书的热爱和痴迷， 对自我的坚
守和执着，才使爸度过了许多艰难动荡的岁月，才
使他经受住了一次次名利诱惑， 仍然把握着人生
的航向，保持着对生活的一份饱满昂扬的热情，初
心不改，使他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诗意流淌，芬
芳如花。

以书下酒，以云赠人

欧 阳

这些年关涉道德
的具体影像， 总是会
激荡出高远的声响 ，
一些高尚的道义人士
甚而还会亲自动手画
一条线，并以“道德底
线” 来强调其所画之
线的重大意义， 诸如
此类。

作为市井之徒 ，
俺眼界比较低俗 ，当
然， 也有自我拔高的
时候， 可就算如此 ，
“道德”这种复杂高深
的学问， 还是不敢自
认为清楚明了。

比如说吧， 无脑
喜欢昆汀·塔伦蒂诺
的电影 《低俗小说》，
虽然电影看了很多
遍， 末了我还是搞不
清楚， 那个叫朱尔斯
的黑道小混混为什么
会决定放弃娴熟的职
业生涯，这还不够，这
货居然还准备苦行僧
般去追求真理……

这变化太大了 ，
很烧脑。照镜子看看，
简单如“纯粹的人”到
底所指是什么我都搞
不清楚， 复杂如斯的
思想怎么能够明白
啊！ 可能是路口走岔
了， 想了不该想的事
儿，好在问题艰深，不
懂也正常， 所以俺还
没有自卑。

不 太 好 的 情 形
是，无论是虚拟的“低
俗小说” 还是现实的
道德画面， 每次路遇
其中之一， 都会互相
纠缠到一堆， 结果是
思绪容易呈麻花状。

看到那些义愤指
责不道德行为的文
字， 听到严词宣判无
良风气的话语， 通常
我都会责问自己 ：何

以俺不是“高尚的人”———虽然不知道何为“高尚的人”，但
还是相信那些“愤怒天使”是高尚的。原因很简单，在我的生
活经历中，如遭遇此类事件，我基本想不起关于他者道德的
评价，所为至多是出手尽力而已，偶尔不得不阻止的时候也
是相伴行动的规劝，而不是通过指责“冷漠的大多数人”来
彰显自己的境界。

以我卑鄙的处事习性， 在一个充斥寒凉驱壳的集合体
中，与其消耗热量在沉寂或喧嚣的集市胡乱嚷嚷，还不如保
持自己的体温， 让寒冷的邻居感觉、 意识到温暖人体的存
在———大家都是可以有温度的。

关于这样的意识自觉，自己有切实体会。
不知是从电视里，还是某些特别的话语片段中，儿子打

不识字始就学会了关于红绿灯的哲学思想， 拒斥中国式过
马路。 这在 20 年前有点不愿意做中国人的意思，中国人我
很不开心，但又不忍心用大棒来训导儿子。 很多次，我都会
在红灯下穿越斑马线后， 转身看着小尺寸的儿子在马路对
面等绿灯。这感受不是太好，可你怎么给他讲现实、有用，甚
至是伟大的道理都于事无补：小脑袋根本听不进去。而对我
的言行，他从不表态，只是一直这么固执着。

数年后的高中，思想品德理论老道的老师问学童，可有
谁没有例外地始终坚持规则么？ 课堂上数十位自幼接受学
好教育的孩子中只有一位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我儿子。老师
不信，然后，那些自小学、初中就和他一起在马路上与车龙
为伍的同学都挺身证明之，老师还是不信，但我信。

此后，俺再也没闯过红灯，进而在看到“中国式”传统时，
还有良言：这个可以不继承。 但我还是不会“高尚”地指责那
些“像牛一样听不进琴音”的人———自己也曾经是“牛”嘛。

实际上，自己没高尚和牛没关系，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不
知道有什么理由指责大多数。 说到“大多数”，这是个人判
断，没有统计学意义。 我通常会这样认为：当人们对那些救
助危难同类———比如毫不费力帮助盲人过马路， 或者贼人
凶顽英雄挺身之类———不吝惜赞誉的时候， 其所谕示的是
稀罕“物件儿”，另外的一面，也就是那些无动于衷的“良民”
才是大多数。

情形何以如此呢？ 坦白说我一般不去想，我仅仅是想，
倘若“大多数”这样的群体真实存在，就不应该让他们“独
自”承受道义的责难：责任是每个人都有的。

反过来，倒是那些义愤的发声者会勾起我的遐思：如果
这些人在场，是不是社会风气就大大改观了呢？有点奇怪，无
际虚拟世界装不下、满世界漫溢的心灵侠客们总是不轻易出
现在现实社会里，内中缘由虽难说，但我还是能够理解。

现实世界是什么样和应该是什么样本来就是有区别
的，即便没有行动，“大多数”未必不是心怀理想的族群，为
什么要指责他们呢？至于现实演绎的场景和故事，定然有其
充分的根由，至于是什么，我以为得让那些高瞻远瞩的大人
物来定夺。

知善（即便真的知道）和行善完全不是一回事，道德实
质上不是言说的，但你仍然可以说，问题是在高调的道德言
说和现实的行为之间，需要一座通衢的桥梁，有吗？

知
善
和
行
善
不
是
一
码
事
儿

微凉的风
细碎的雨
旧年的泪滴

逝去的时光
流淌着别样的艰辛
回忆时只有一声叹息

在那走过的路上
曾经的记忆早已泛黄
路上飘散着过去

加锁的时间
无法再重复
只有接受分离

怀 念
梁秋红

石泽丰

我观察过明月夜下的影子，在我童年时代的夏夜。
天幕笼罩过来，村庄并没有睡去，鸡刚进窝，还

在里面相互拥挤着，炊烟也刚刚散去，灶台是热的。
这个时候， 满弦的圆月如一块明镜悬挂在夏夜的天
空，应该是农历十五六的日子吧———在我的记忆里。
屋里有点燃的煤油灯， 人拖着影子进屋， 而后又出
来，影子随从。 许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在怀念着那样
的夜晚，怀念我童年夏夜的生活。 如今生活在城里，
我再也没有体验过这样的，仿佛回不去的夜晚。

月亮把头探进我的窗户，看着我。哦，不，月亮是
把头探进千万人家的窗户，窗户内有人没人，月亮在
意了吗？ 我不知道。 如今，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加班回
来时，走在大街上，街灯通明，月亮也没有照出我的
影子，是不是不值得一照？我停下脚步，抬头看它，才
发现它有些发浑，再也不如当年那般皎洁了，再也不
是我心中的那枚月亮了。 我觉得我记忆中的月亮要
好得多，它从村庄的树梢上升起，硕大圆润，偶有清
风捎去白云，月亮推却，把光照向大地，照着质朴的

村庄，照着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照出他们的影子，
但不去描述它们的丑与美， 我想， 这就是月亮的品
质，千百年来，它值得人们去仰视，但同时，它又让人
心生意念，情愫绕怀。正因为有这种意念与情愫的抖
落，在中华诗词的长河里，便有了屈原的《天问》，有
了李白的《月下独酌》，有了张九龄《望月怀远》，也有
了苏轼的 《水调歌头》 ……它们在浩瀚的文化大洋
里，闪烁着，银波跳跃，我深信，那全是月亮给的。

我外婆的屋后有一个很大的淡水湖，名曰黄湖。
每年夏天，湖水涨了起来，船只由此可以开到村后的

稻田边。那时，我的大舅和二舅共同拥有一只很大的
帆船，船上有乌篷，有桅杆，需要两个人分别站在两
边的船舷上，用竹篙撑离河滩，船才得以驶向更深的
水域。我记得他们白天捕鱼，晚上归来就把船停在河
滩边。晚饭后，表哥们便要去看船，他们要睡在船上。
我也随同去过一次，记得那夜，皓月当空，光照千里，
湖水闯开了胸怀，接纳了月亮，风有些调皮，把水中
的月亮晃破，风过之后，月亮又重圆起来，如此反复
着，在清澈的湖面上。那时，我解不开这样的情愫，只
知道它是极好的意境，一个人可以躺在甲板上发呆，
可以闻水声，可以看浮云。

水声与浮云是抓不着的， 也握不住， 它在你的耳
际，在你的眼前，给你留下的仅是瞬间的美感，也许这就
如岁月，它流走了，再也不会回来。 如今，我的大舅和二
舅已步入古稀之年， 那艘帆船的残骸都不知道去了哪
里。 在这个一切被机械化渗入的年代，那个月夜下的帆
影也已退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的记忆中。 在
一个有月的夏夜，我见到大舅和二舅手摇蒲扇，把走远
的往事追忆回来， 以此哄着月夜下的孩子们入睡。 顿
时，我仿佛又闻到了帆船上的那种桐油香气，它是从月
色里散发出来的吗？ 我抬头看看月亮，月亮无言。

月下情愫

刘兵

当下电视剧《军师联盟》正在热播，吴秀波饰演的
司马懿受到观众的喜爱。司马懿作为三国的最终赢家，
之前在影视作品中基本上处于配角地位， 历史评价也
不高，比起诸葛亮、曹操、刘备等人物，知名度也逊一
筹。 司马懿的形象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成为主角，体
现了当代人与创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新理解。

在三国这段历史中，司马懿是一位靠隐忍、权谋和
机智夺得胜利的最终赢家。虽然如此，司马懿在历史上
终究贴上了奸臣的标签。他很善于隐藏和伪装，他在曹
魏历事四主三朝，虽然几次外放冷落，几次褫夺兵权，
但总能在政治危机中化险为夷，最终登上权力的顶峰，
为子孙篡魏奠定坚实的基础。 可以说司马懿是三国时
期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

由此我又想到先前高希希导演的电视剧 《三国》。
在这部电视剧中，一改原著《三国演义》“扬刘抑曹”的
写作手法，以曹操为主角，体现出曹操的雄才伟略，而
剧中的诸葛亮少了几分神化色彩， 很多场合更接近于
常人。反对者认为这是在给曹操这个“汉贼”翻案，与原
著不符，而支持者则认为脱离了原先的脸谱化，更接近
历史真实的曹操。 历史家评价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
世之奸雄”，以前作品多体现的是后半句，而对于前半
句则刻意抹杀。 曹操有战略眼光，迎汉献帝到许都，挟
天子以令诸侯。 他唯才是举，打破世族门第观念。 曹操
的性格是敢作敢为，什么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没有半
点畏惧顾虑之心， 不怕世人对他的议论， 反正我就是
我，我就是这样，为了达成自身的政治目标，谁也拦不
住我， 谁也挡不住我。 这种勇往直前的气魄可谓真性
情。 因之曹操在当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欢。

中国传统社会对人物的评价， 道德操守是最重要
的标准。孟子说，“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评价历
史人物不以成败论英雄。关羽失荆州，诸葛亮北伐不果
不仅没有掩盖他们的光辉形象， 反而使他们的形象在
民间不断被神化， 这都说明中国传统社会以道义衡量
英雄的标准。中国自古以来敬仰的都是忠孝节义的人，
而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 即使能力再强， 功绩再卓
著，也很难受到人们的敬佩。

当前中国社会高速发展，急速转型，人人都想获得成
功，都想流动到更高的社会阶层。因而成功学大行其道，在这
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社会氛围下，曹操和司马懿的人气
度上升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演义中刘备的仁德，关羽的义气
越发不被人看重，而处事果断，雷厉风行，通过自己的野心及
高明的策略获得成功的曹操和司马懿则越发受人追捧。

当然，司马懿等枭雄能够隐忍、有耐性，在逆境中
百折不挠是成功的重要品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反
思，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是否树立了正确的成功观。成
功不单单是权力、地位和金钱的获得，判定人生是否成
功， 应该主要看个人的人生理想和社会价值是否得到
实现，是否做出了对社会有价值、有意义的事。 这实际
上也是传统文化评价英雄标准的升华。

雪如月

洛克菲勒曾自信地说：“我敢打赌， 就算把全世
界的财富平均分配给每个人，两年后，全球财富的分
配比例就会和现在一样，有钱人依旧是有钱，而贫困
者依旧贫困。 ”

洛克菲勒把这种现象归结于人们的目标不同。
他认为，人的目标和行动不同，所能创造的财富也将
不同，所以，人们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目标的
抉择。 同为有目标的人，有的取得大成功，有的取得
小成功。目标有大有小，有近有远，这不重要，重要的
是在确定目标的时候一定要从实际出发， 在不脱离

实际的基础上，尽量把目标定高一些、远一些，大目
标成就大事业，小目标成就小愿望。

一只老鹰比一只山雀飞得更高更远， 但如果你
志在千米高空甚至是志在月球， 那就不必羡慕雄鹰
了。人都是有惰性的，而大目标可以帮助我们将惰性
尽可能地从思想中清除出去，让潜能充分发挥出来。
所谓“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这话不假，如
果你想要人生更加丰富和精彩， 那么你就需要站得
更高，看得更远，树立更远大的志向。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当我们决定走 10 公里的
路，那么我们可能走到 6 公里的时候就觉得很累了，
可如果我们决定要走 20 公里，那么走到 6 公里的时
候，我们可能觉得才刚刚出发，正精神饱满着呢。 这

就是在远目标下所产生的动力效应。 高明的弓箭手
都知道要想射中靶心，决不能瞄准靶心，而要瞄准靶
心偏上的位置，这就是“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
中，仅得其下”的道理。

拥有高目标的人显得大气而不斤斤计较， 而胸
无大志的人往往狭隘。高远的目标通常能带来远见，
心中有未来的描绘。有远见的人能看清自己的目标，
也知道自己要飞多远，能飞多远。

从一定角度上来说， 人生的精彩程度与目标的
远近呈正比，所谓的精彩人生，其实就是考虑更多的
事，在更大的范围内解决更多的问题，最大限度地发
挥潜能 ， 在更大的空间和时间里产生更大的影
响———哪怕他是个“事业”的失败者。

给自己一个大目标 七月·飞雨


